什么样的偶像才不会人设崩塌？

艺鸣

近日，娱乐圈接连出现“塌房”事件 （指艺人因负面新闻导致个人形象崩塌）：顶流小生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古风歌手因恋情风波发文致歉退出娱乐圈、流量新星因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火速“凉凉”……继2020年被戏称为“偶像塌房元年”之后，2021年演艺界大规模人设崩塌趋势似乎并没有减缓迹象，一边是“爱豆”们被不断爆出私生活混乱、业务能力划水、弄虚作假、无知无识、举止不端等丑闻，甚至触犯法律底线，一边是部分“粉丝”为“营救”自家偶像，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常识和道德底线，提出“劫狱” “让历史翻篇”等极端言论。不得不让人感叹，“饭圈乱象”对青少年的荼毒之深，可谓震碎三观，“病态追星”亟待整治刻不容缓！ 

中央网信办近期发起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根据新颁布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对“劣迹艺人”进行申斥和联合抵制。在国家高度重视净化互联网生态的同时，我们仍需深思：为什么这个年代的“偶像”质量如此“拉胯”？“造星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源头上讲，“病态追星”肇始于“流量至上”“颜值即正义”等不良网络价值观的影响，以及资本操控下的偶像“养成”模式的大行其道。艺人的诞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提倡“十年磨一剑”的钻研精神和“做艺先做人”的道德修养，遴选标准被高颜值、高话题度和高曝光度所替代。通过“选秀”综艺模式，仅仅数月便能完成批量生产，再针对受众喜好订制“人设”精准投放上市，火速变现，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因此，这种造星模式下频频出现所谓“九漏鱼”（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艺人也就不足为奇。

因为缺乏积淀，“速成偶像”需要不停地从粉丝那里获取“真情实感”和真金白银的“供养”，以维持虚假的光环。而为这些未经“质检”的“偶像”买单的，大多数是心智尚且稚嫩、三观还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经过互联网的圈层化效应，集结成形形色色无脑追捧的“后援会”，动辄一呼百应、一掷千金，为“爱豆”打榜控评、互撕对骂、人肉网暴……成为明星的门槛越来越低，追星的门槛反而越来越高、投入越来越大，畸形的“偶像”生成和消费模式，正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针对网络综艺节目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合理健康的追星文化？反观刚过去不久的东京奥运会上涌现的“运动星群”，或许正是一个现成的参照范本。

首先，能够站上奥运赛场的运动健儿无不身经百战、经过层层选拔，是相应领域全国范围内的佼佼者，实力无可争辩。而在竞技之余，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对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其日常生活的严格管理，更是作为消费对象、人为“硬捧”上位的“偶像”们完全不可比拟的。 

其次，为赢者喝彩、为输者加油，赛场内外温暖友爱的互动，堪为追星的榜样。面对体操运动员芦玉菲掉杠的意外失误，各大社交平台满是鼓励留言；丹麦羽毛球选手安塞龙战胜中国运动员夺冠，许多网友依旧毫不吝惜送上祝福……奥运冠军诚可贵，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无疑“价更高”，与“饭圈”中党同伐异、非友即敌的生态泾渭分明。

此外，与运动健儿严格的淘汰机制、对违规行为的零容忍原则相反，很多流量明星即便“德不配位”，却依然能收获粉丝的“无限包容”：没有实力，可以尬吹努力；要是连努力也没有，还可夸夸颜值；甚至在丑闻频出后，仍然有人为之洗地，大呼“心疼”…… “娱乐圈也需要‘政审’”虽是一句玩笑话，演艺行业内外形成严肃、专业、有力的筛选、监督乃至淘汰机制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青少年热衷追星的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成长过程中的压力、孤独和迷惘需要排遣，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投其所好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同好报团”倾向……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在任何一个年代，榜样的力量都是无穷的，2021年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从带领团队研发疫苗、“为国铸盾”的陈薇院士，到今年5月辞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从《觉醒年代》等优秀主旋律作品重新演绎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革命青年形象，再到奥运赛场上又“萌”又“燃”、惊艳全球的中国军团，无不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令无数年轻人高呼：“这才是YYDS（永远滴神）！” 今年“七·一”前夕，青年学生、市民在安徽合肥市区的“延乔路”路牌下献花，表达对青年烈士陈延年、陈乔年的缅怀与追思，更是证明了年轻人并非意识不到真正偶像的“含金量”。良性健康的追星环境，离不开主流舆论的正确引导，离不开平台和行业的高度自律，更离不开用顺应时代潮流的传播方式，不断地输出实力与修养兼具、真正值得推崇的时代偶像。牢牢抓住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发挥先进榜样的正能量，用“良币”驱逐“劣币”，帮助青少年从虚拟、狭隘的“饭圈”里跳出来，增进其对社会现实的责任心、使命感，才能形成和谐文明、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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